我們的緣份盡了嗎？(上)

不去白不去
　　衛紅是哈佛大學的研究生。
　　她丈夫志剛半年前以陪讀身份來美探親。他來了之后一直“賦閑在家，雖也偶爾出外打工，卻總是零敲碎打的，不能持久。結果志剛的脾气越來越坏，衛紅對他也越來越失望。
他們兩人未聚則苦思，相聚則苦斗，其夜茫茫不見光明路。
　　衛紅与志剛原是大學同學。衛紅學英語，志剛學政經。兩人性情相投，容貌相配，上大三時開始熱戀。他們是校園里公認的一對才子佳人，畢業后即建筑了愛巢。
　　曾几何時，他們漫步于花前月下，輕吻于秀林清風。樹頭的知了曾替他們歌唱，池塘的青蛙曾替他們歡呼，白云曾為他們做證，夕陽曾為他們祝福。
　　后來，衛紅不甘大學同學們一個個都出了國，只有自己堅守崗位。大學4年中，衛紅的學習成績一向是拔尖的，憑什么在出國留學這件事情上她要落后于他人呢？
　　衛紅想不通，就与志剛合計要一同出國留學。志剛卻不怎么熱衷出國，他愿意在國內干一番事業。他認為出國未必就有本事，留在國內未必就沒出息。
　　志剛出身于高干家庭，有著廣泛的社會關系，辦什么事都很方便，所以他不愿放棄這片大好的“根据地”。
　　無奈之中，衛紅開始單獨聯系出國事宜，結果很快被美國中部的一個州立大學錄取，攻讀英語教學法碩士學位，并得到了全額獎學金。衛紅怀著興奮的心情將此喜訊告訴志剛，可志剛卻冷冷地說：“不是說好不出國了嗎？”
　　“我們班上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，我學英語這么多年，難道就不該出去見一見世面，你也替我想一想呀。”衛紅噘著嘴說。
　　“你可以等公派的机會嘛”志剛答道。
　　“公派？算了吧，還不知要等到什么猴年馬月去吶。”衛紅苦笑著說。
　　志剛皺著眉頭，什么都沒說出來。
　　衛紅用手指著錄取信說：“看著這儿，是全額獎學金吶，不去白不去。”
　　于是，兩家人一起商量此事，最后決計放衛紅“出洋”，學畢即歸。志剛的家人還專門提到，他們兩個年紀都不小了，可以開始考慮要孩子的事了。
　　衛紅“出洋”，志剛去机場送行，兩人很是傷感了一番。他們自大學同學以來，還從未這樣分离過。
　　當衛紅含著熱淚，一步三回頭地告別志剛時，心里閃過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。她不知道，隨著那即將起飛的波音747班机飛向大洋彼岸，她的生活會有什么樣的變化。她還想到了前不久墮胎的事情。如果這事讓志剛家人知道，他們肯定會極力反對她即刻出國的。畢竟他們家老爺子已是七旬之人了，家中已有了兩個外孫女儿，就等著抱孫子了。
　　在這關鍵時刻，志剛義無反顧地支持了她。
　　旅途中，衛紅將這一切感受都記在了日記本了，她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一個人出來留學。
　　這是哈佛呀
　　衛紅到了大洋彼岸后，很快适應了异域的生活，學習也再現了當年的輝煌。
　　衛紅感到在重新煥發自己的青春活力，利用課余時間跑了不少地方，也越來越喜歡這片土地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已經不滿足于只獲取一個碩士學位就了事，她要向博士學位挺進。而且，要向名校的博士學位挺進。
　　于是，她開始申請哈佛、斯坦福、普林斯頓、哥倫比亞等大學的研究生院，居然如愿以償地被哈佛大學研究生錄取了。衛紅接到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天，興奮地哭了。她沒有想到自己的運气會這么好。她立即給自己家中打電話，約好時間讓志剛來接電話。
　　“我被哈佛大學錄取啦！”衛紅對著電話筒興奮地嚷到。可話筒那一邊卻是沉默。
　　“喂，喂，志剛，你听見了沒有？”衛紅尖聲叫道。
　　“听見了，可你叫我怎么辦？”話筒里終于傳來志剛有气無力的答話。
　　“來美國吧，我會帶你去逛紐約、華盛頓、大西洋賭城、迪斯尼樂園，你難道不想出來見一見世面嗎？”
　　“唉，可你叫我怎么對我的父母交待，我爸爸前天還問起你什么時候回來。”
　　衛紅不再激動了。頓了一下，接著說：“志剛，你一向是很有闖勁的，怎么在出國這件事情上變得這么縮手縮腳的？”
　　“闖勁儿，闖勁儿也不一定要用在出國上嘛！”志剛的聲音開始變大，“眼下我正与几個哥們儿合計著要下海經商，連地儿都找好了，就等你回來一起大干一場了。你的英文也可以派上大用場啦，你說，你叫我怎么向那几個哥們儿交待啊？”
　　兩人都不再說話。
　　這時，衛紅的父親接過電話說：“你們都不要這么浪費錢嘛，還是讓我們先坐下來商量一下，然后再給你回信，好不好呵？”
　　“不行，”衛紅斬釘截鐵的答道：“依照美國大學的規定，如果我不在他們發出信后15天內答复校方，就算自動放棄獎學金啦。”
　　“唉，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讓人立即就答复你。你跟志剛也是有約在前的，現在改變也要有個商量過程嘛。”衛紅父親嘟囔著。
　　“我也是今天才得到消息的，而且，這是哈佛呀！”衛紅不滿意父親不替自己說話。
　　“那你應該早點儿把自己的想法寫信告訴大家，讓我們也有個思想准備，你干事總是愛給大家來個突然襲擊……”
　　這時，志剛接過電話說，容他回家再做商量，并約好第二天再打來電話。后邊的事情就不必多言了，反正是志剛辭了工作，卻沒有下海經商，而是來美國陪讀。
　　衛紅和志剛終于團聚了。然而，昔日的激情卻不再現，彼此越來越陌生，越來越缺少共同語言。兩人由小吵到大吵，由當初的异床同夢到如今的同床异夢，不過是半年多的工夫。
　　衛紅和志剛都苦惱万分，“离婚”這個字眼儿已開始常挂在他們的嘴邊。
　　我不明白我想多讀點儿書有什么錯
　　認識衛紅是通過我妻子，她們結識于在哈佛京學社舉辦的一次文學研討會上。
　　志剛來波士頓那天，衛紅打來電話，請我駕車到飛机場接人。之后，他們兩口子又請我們過去聚了一次，當時志剛還向我詢問了一些有關申請學校和打工的事情。我對他們兩口子的印象蠻不錯的。
　　半年后的一天，衛紅忽然打來電話，問可不可与我單獨談一談。
　　“可以知道談什么嗎？”我謹慎地問。
　　“是關于我和志剛的事情，反正一句話說不清楚。我知道你是學心理學的，也許你能幫助我理一理思緒，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。”衛紅答道。
　　第二天，衛紅來到我的辦公室，坐定之后就對我說：“希望你能保密我在這里講的一切。”
　　“那當然了，”我應道，“這是干我們這一行最起碼的要求，也包括對我的家人。”
　　衛紅會心的一笑，接著就講述了自志剛來美之后，他們之間發生的一系列爭執与沖突。概括起來，主要有三個方面：
　　第一，是對今后發展去向的沖突。
　　志剛雖然人在美國，心里卻念念不忘國內那几個哥們儿的一攤子事儿，他們已經在國內正式注冊成立了公司，并來信邀他回去掌舵。志剛出國前，曾告訴他們，此次來美國，也是為了探測一下美國的市場行情。志剛說他從未想到過要留在美國，盡管衛紅不只一次地試探過他。
　　第二，是志剛現在出外打工，干的盡是零工粗活。
　　這与志剛原來在國內做的工作極為不協調。志剛常抱怨，這樣呆下去，他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廢人。而對于衛紅一再要他上學的請求，志剛卻始終無動無衷。“我已經學不動了，況且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，”志剛總是這般搪塞衛紅。
　　第三，關于他們計划生育的事宜。
　　這是志剛家人的一樁心頭大事，而衛紅卻明言起碼還要再等5年。盡管志剛也不是立即就想要孩子，但他不滿衛紅這樣一再地拖延。可衛紅又能承諾什么呢？拿了博士學位之后還要找工作，找著工作之后又要過tenure(終身教職關)，那根本就不是5年的事儿了。
　　眼下，志剛每天嚷著要回國去，他自言受不了在這里當人下人的日子，他要回國去當人上人。然而，他們兩人心里都很清楚，志剛一旦回國，則意味著他們的婚姻勢將結束。
　　他們曾共有過一個美好的家，一份共同的夢想，但眼下，他們已開始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，連睡覺都要分床了。
　　“難道我們的緣分就到此為止了嗎？”衛紅問我。
　　我沒有出聲，在等她答复自己。
　　“我不明白我想多讀點儿書有什么錯？難道我一定要拿哈佛的博士學位去換我的婚姻嗎？難道我們有了各自的事業就不可以有共同的家庭了嗎？難道我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尋找新的情感歸宿嗎？”
　　衛紅一連气儿地問我。
　　我依然雙眼注視著衛紅，等待她答复自己。
　　面對我的注視，衛紅略有些不好意思。她翻了下眼睛問我：“你平時不是挺健談的嗎？怎么今天變得這么深沉？”
　　“我是在認真思考你提出的每個問題，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？”我回答到。
　　“我正是因為想不清楚才來找你，如果我自己想得清楚，我干嘛還來找你啊？”衛紅也直視著我。
　　“你是想讓我告訴你現在該怎么辦？”我問衛紅。
　　“這難道不是你們心理咨詢人員該做的事儿嗎？”衛紅反問我。
　　“你覺得我有能力給你指點迷津嗎？”我再問衛紅。
　　“那你們做心理咨詢的人到底怎么幫助人？”衛紅略有些不高興了。
　　頓了一下，她又說：“你看，我已經講了大半天的話，可你除了講了几句同情性、理解性的話外，什么好話都沒講出來。這完全不像上次你陪我去机場接志剛時那個樣子，一路上談笑風生，給我講了那么多有生活智慧的話，使我很受啟發。我這次來找你，還以為你會接著開導我呢！”
　　衛紅的話，代表了常人對心理咨詢的誤解。他們以為心理咨詢只是為人出謀划策，指點迷津。們們沒有想到，這其實正是心理咨詢之忌。
　　想到這里，我對衛紅說：“衛紅，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。你是希望我能直截了當地告訴你該怎么處理与志剛的關系。如果我們是在另一個場合談論這件事，也許我會更加直接一些；但現在，我們是在咨詢室里談這件事情，而心理咨詢的首要原則就不要去替人當家作主。所以，我希望能与你多做探討，少做指教。我也希望我是在幫你拿主意，而不是在替你拿主意。這就是心理咨詢与一般生活咨詢的不同之處。所以說，我不能直接回答你提出的問題。”
　　衛紅听后，先是點點頭，后又搖搖頭。
　　“你有什么疑問？”我問道。
　　“我不習慣你現在的講話方式。”衛紅干笑著說。
　　“Yes，”我用英文答道，“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隨便聊天，我們是在進行很認真的心理探索。”
　　接著，我向衛紅講解了心理咨詢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，并建議我們先見6次面。為滿足衛紅的迫切心情，我答應她在每周內安排兩次會面。
　　臨出門的時候，衛紅還不放心的交待說：“可千万別讓志剛知道我來找過你，不然他會多心的。”
　　“放心好了，”我應聲道，心里琢磨著她這句話的意思。 

我們的緣份盡了嗎？(中)

我不滿意你總是在回避矛盾
　　過了兩天，衛紅再來見我。她一臉的倦容，眼眶黑黑的。
　　“我越來越感到我們的緣分是盡了。”衛紅張口就說。
　　“嗯哼，”我應了聲，示意她接著講下去。
　　“上次來見你，我沒有告訴你一件事儿。就是志剛已變得越來越狹隘了，很忌諱我与其他男人來往。這段日子內，他做了好几件極其無聊的事情，傷透了我的心。”
　　說到這里，衛紅的聲音略有些發哽。
　　“看來事態是越來越嚴重呵。”我評論說。
　　“是呵，志剛變得簡直讓我快認不出了。”
　　“志風究竟做了什么使你傷心的事情？”
　　“唉，上個星期，他趁我上課之際，把家里的東西翻了個底儿朝天，找出所有人給我的來信，一一翻看。有几封信是我大學同學寫來的，其中有一個男生以前追過我。他現在正在西北大學的沃爾頓學院攻讀MBA。我曾与他聯絡，為的是替志剛了解申請他那里上學的事情。可志剛看了這付封信，卻醋意大發，說我們這是舊情复燃，還揚言說要打電話警告他。說實話，當初那個男生追我時，我并沒有隱瞞志剛呀。志剛還讓我自己選擇，顯得十分大度似的。怎么現在變得這么蠻不講理啦？我這也是為他好呵。他在美國拿一個MBA，回去辦他的公司，也多一份資本嘛，他怎么就這么不明事！”
　　“志剛誤會了你的苦心，你感到很傷心。”我張口說。
　　“還有吶，我這學期選修了一門研究方法的課程。為完成一份作業，我要分別采訪20名美國學生，20名大陸學生，比較他們在學習動机上的差异。其中有些人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，我一下子聯系不上，就分別給他們在電話上留了言。結果人家回電話時，志剛都沒有好气，特別是對咱們大陸的男同泡，更是嚴加盤問。弄得人家都不敢再与我聯絡了，你說這事儿可气不可气？”
　　衛紅的臉開始有些漲紅。
　　“所以你很生气志剛不該這樣影響你的學業。”我應聲說。
　　“有時候我上課回來晚了，他也不高興。怪我從中國專門雇他來伺侯我，當我的保鏢、管家、佣人、信差、狗腿子。可他呢，能一天到晚地坐在電視机前看電視，就不能自己做頓飯？他也不是不會做飯的。”
　　“所以你希望志剛能多分擔你的壓力。”我插嘴說。
　　“對呀！什么是家，家不就是兩口子共同分擔家庭的義務嘛，你說是不是？”衛紅問我。
　　“你對家的理解很實際呵？”我反問。
　　“我能不實際嗎？這又不是在談戀愛。說實話，早知志剛是這個樣子，我絕對不會讓他來美國的。現在他來了，我們兩個人都活得很辛苦，干嘛呀！”
　　衛紅滔滔不絕地抱怨著。
　　等衛紅停下來，我問她：“志剛變化這么大，使你感到難以再共同生活下去，那你覺得你自己又有什么變化呢？”
　　“我——，我承認我也變了，用志剛的話來講，我變得更加冷漠了，更加書呆子气了，更加在乎名利了，更加沒有女人味了。”
　　“那你怎么看待志剛對你的這些指控？”我又問衛紅。
　　“我承認志剛講的這一切都是事實，我是不像以前那么純情可愛了，那么溫柔體貼了。可這儿是一個競爭的社會，我又要讀書，又要寫作業，又要打工，又要爭取獎學金，現在又要操心志剛的事儿，我能不變嗎？”
　　我點一點頭說：“是呵，你是活得很辛苦。”
　　“說實話，在國內讀書，我從小到大都是受寵的對象，可在這里讀書，有誰寵過我，我要在這里生存下去，又有誰來幫助過我？這些苦，我都一個人擔著了，可志剛還是不能理解我，還嫌我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對的。我真是——唉。”
　　衛紅重重地嘆了一口气。
　　我也隨著嘆了口气。
　　之后，衛紅忽然提高嗓門說：“我就是不明白一點，我來美國，不就是為了多讀一點儿書嗎？難道女人就不能比男人多讀些書嗎？難道女人就一定要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影子嗎？難道男人就不能屈尊做一回女人的狗腿子嗎？”
　　衛紅的嘴角一顫一顫的，越說越激動。
　　見此，我插嘴說：“衛紅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。我也認為你提出的問題都是很實實在在的問題。我能理解你此時的心境，因為——”
　　“理解管什么用，”衛紅忽然打斷我的話。“我們談了這大半天，你從來沒有給我提出一個實實在在的建議，我不明白，我給你講這么多廢話有什么用？”
　　“衛紅，你指望我對你說些什么呢？是勸你你們和，還是勸你們散？”我反問。
　　“是和是散，是我們自個儿的事儿，你就不能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來幫助我化解當前的危机嗎？”衛紅兩眼逼視著我。
　　我感到了衛紅對我的憤怒，但我一點儿都不覺得意外。因為在一定程度上，這是典型的移情表現。也就是說，衛紅在將她對志剛的憤怒發泄到我身上來。而按照“精神分析學說”，認識和化解這种移情表現，是治愈一個人心理困惑的關鍵。我想我一定是在什么方面使衛紅想起了志剛，才使她產生這樣的移情反應。
　　想到這里，我問衛紅：“我听得出你對我有不滿的地方，你能告訴我，你不滿意我什么嗎？”
　　“我——，我不滿意你總是在回避矛盾。我來找你，是希望你能幫助我出謀划策，解決我當前的家庭危机。可你總是在躲躲閃閃的，好像生怕承擔什么責任似的。我最討厭那种不敢承擔責任的男人。”衛紅忿忿地說。
　　“噢，你說你不喜歡不愿承擔責任的男人，你可否講得具體一些？”我客气地問。
　　衛紅略提高嗓音說：“身為一個男人，就應該說話辦事，果敢利索，旗幟鮮明。那樣才能給女人以安全的感覺，就像一棵大樹一樣，而不是像一根稻草。無論遇到任何困難，男人都應該挺身而出，去想盡辦法加以克服。而不是躲在一旁，悲嘆自己的不幸与無能，等待女人去替他擦屁股。”
　　“你是不是覺得我為你咨詢的態度不夠旗幟鮮明，有點像志剛現在的樣子，是嗎？”
　　“是的！”衛紅干脆地說：“其實我早就有這种感覺了，只是礙著面子沒有明講出來。說真的，我不知道我們這樣談下去，對我還會有什么用處？”
　　正在此時，電話鈴響了，是下一個要來見我的人來了，我起身送衛紅出門。
　　臨別時，她對我說：“請不要介意我今天的直率。我跟你談話，總的感覺還是很不錯的。我很欣賞你善解人意的功夫，要是志剛有你四分之一的功夫，我們也不至于吵得這么凶。”
　　“感謝你對我的肯定，我會認真思考你提出的問題的。”我回答說。
　　他變得俗气了，狹隘了
　　那天見過衛紅后，我耳邊回響著她說過的話。
　　我能理解她內心的苦衷，但我也發現她思想上的兩种傾向，一是自我中心的傾向，二是依賴他人的傾向。
　　作為前一种傾向的表現，衛紅在談話中反复談的都是“我”的感覺，而很少談到“我們”的感覺。也就是說，衛紅在思考中，沒有充分考慮到志剛的感覺和利益。其實，她最初聯系出國留學及后來聯系到哈佛讀博士，都是背著志剛做的，這都很說明問題了。
　　作為后一种傾向的表現，衛紅表面上是在指責志剛沒有勇气承擔責任，給她以大樹的感覺，實際上卻是為自己不敢承擔責任而開脫，說明她沒有看到自己有什么問題，也沒有足夠的勇气去面對現實。
　　所以，我決定在以后的會面中，著重跟她討論這兩种思想傾向，以幫助衛紅更好地認識自我，把握自我，克服當前的危机。
　　兩天后，衛紅再來見我。她那天遲到了10多分鐘，气喘吁吁地進了門，直抱歉下課遲了。等她坐下來，我們先聊了些學習上一事情才引入正題。
　　“你上次在談話中講，希望我能給你明确地提一些建議，所以我今天想与你討論兩個我觀察到的問題，我希望這能幫助你更好地認清自我，處理好當前的危机。”我開場白道。
　　“嗯，你說吧。”衛紅望著我。
　　“第一個問題是，我發現你在談話中談了很多你的苦衷，還沒有听你怎么講志剛有什么苦衷。當然，我能理解志剛近來的變化令你很失望，但我想志剛的變化也是有著深刻的原因的。你說呢？”
　　“志剛當然也是感覺很苦。他為了我不惜蒙騙家人，犧牲了在國內的事業發展，眼下又在打工受苦。我從來沒有說志剛不能吃苦，我只是說，我不能理解他為什么不能更堅強一些，像個男子漢那樣，去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磨難，況且我們的生活不可能總是這個樣子吧。”衛紅說。
　　“衛紅，現在我們是在談志剛的感覺，怎么又說回你的感覺了？”我插嘴說。
　　衛紅皺了下眉頭說：“嗯，反正志剛的感覺也很苦，我也說不清。”
　　“你与志剛是夫妻，每天都在一起，怎么可能說不清志剛的感覺呢？”我又問。
　　“我就是講不清嘛，而且我現在跟志剛在一起，都不怎么說話啦，要想听，你去直接問志剛好了。”衛紅不耐煩地說。
　　“衛紅，你不能說清志剛的感覺，你不覺得這很說明問題嗎？”
　　“說明什么問題？”
　　“說明你們之間缺乏溝通，說明你不夠理解志剛。”
　　“我怎么不理解志剛，不理解他，我怎么會与他結婚？”
　　“那你又怎么解釋你們現在面臨的婚姻危机呢？”
　　“怎么解釋？是志剛變了，他變得俗气了，狹隘了，不像以前那樣能理解人，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闖勁儿了。”
　　“所以你覺得是志剛的變化造成了你們之間的婚姻危机，是嗎？”
　　“至少大部分是這樣吧。”
　　“那你呢？你覺得你的變化占多少比重？”
　　“我變了什么，我變來變去不就是為了多讀几年書，這又有什么不妥的？”
　　“問題就在這里了。你瞧，你總是在強調自己出來讀書是無可非議的。從你在國內背著志剛聯系出國留學，到拿到碩士學位后來哈佛讀博士，再到現在讓志剛出來陪讀，你始終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無可非議的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你感覺是志剛影響了你的學業，拖了你的后腿。你不覺得你在這事儿上想自己太多，想對方太少嗎？
　　我終于說出了我一直想說的話。
　　衛紅遲疑了一下反問我：“噢，照你這么說，難道我立即從哈佛退學，隨志剛回國經商去，就是想對方多，想自己少了嗎？難道我事事都順著志剛，才算得上是一個好妻子，好女人了嗎？難道我結了婚，就不可以替自己著想了嗎？”
　　“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只是感到，你与志剛之間缺乏溝通，在某些重大事情的決策上，你是采取了先斬后奏的做法，這樣勢必會影響你与志剛的感情。你覺得呢？”我又問衛紅。
　　“我承認我在出來留學和來哈佛讀博士這兩件事上，是先斬后奏了。但我不那么做出得來嗎？特別是從國內出來那次，如果我听從了志剛的勸告，等候國內的公派机會，恐怕現在還在排隊吶。”
　　“可惜，你并沒有坦誠地与志剛講明這一切呀，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實的方法，來逼志剛接受你的打算，你不覺得這么做有問題嗎？”
　　“可我這是為了讀書呀，又不是為了什么別的事儿。”衛紅不甘地申辯說。
　　“但在夫妻關系上，這又有什么區別呢？”我反問。
　　衛紅不再說話，眼睛斜望著地毯，過了很長時間才開口說：“你是說，如果我与志剛早講明這一切，志剛或許會支持我的？”
　　“你說呢？”我再問衛紅。
　　接著，我又提示她說：“我相信志剛也一定是很出色的。不然，你不會選擇他做丈夫的，是吧？而現在，你們已變得形同路人，難道這都是因為志剛不夠理解你嗎？”
　　听了我的話，衛紅說：“志剛近來總是說我太自私了，難道我真是那么自私嗎？”
　　“你好好想一想，不過我想，志剛說這話，不會是一點根据都沒有的吧？”我評論說。
　　這時候，我們會面的時間又到了，我起身送衛紅出門。望著她一臉沉思的樣子，我知道我的話她是听進去了。
　　如果就這么分手，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
　　過了3天，衛紅依約再來見我。
　　她一坐定就告訴我，那天与我會面后，她試著与志剛認真地談了兩次話，談到了他們兩人自從衛紅出國以來產生的所有沖突。她首次向志剛承認了，自己在留學的事情上想自己太多，想志剛太少。志剛也為自己來波士頓以后給她帶來了許多的干擾而抱歉。但對于未來的安排，志剛還是堅持要回國去發展，他不愿再這樣在美國混下去，而且他也不主張衛張為了他犧牲在哈佛的學業。所以志剛打算盡早回國去，至于以后的事情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衛紅感覺這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　　“你對這次談話感覺怎樣？”我問衛紅。
　　“我覺得我們終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討論問題了，我們好久沒有這樣談話了。我感到既高興，又悲哀。”
　　“噢，請你講得具體些。”我很高興衛紅能与志剛溝通了。
　　“高興的是，我又可以跟志剛開誠布公地溝通思想了，我終于看到志剛原來的樣子了。我也感到我們彼此還是深深愛著對方的。所以，我感謝你在上次談話中那樣尖銳地指出我的問題。”
　　我點點頭，示意她講下去。
　　“但傷心的是，我和志剛都明顯感覺在失去對方，因為我們不再有共同的語言，也不再有共同的夢想，有的只是共同的回憶，共同的無奈。”
　　說到這里，她抬起頭來，凝視著前方，接著說：“你這幅畫儿挺有意思的啊，挂在這儿倒是挺合适的。”
　　“合适在哪里？”我問。
　　“合适在——，哎，每個人的婚姻要總是像這幅畫中的兩只小鳥那樣投机，那樣悠閑自在就好了。我不知道我們倆還會不會回到以前那樣，像兩只小鳥似的。”
　　“是啊，這真是很難說的事。”
　　衛紅轉過臉說：“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剛緣份盡了，真的。”
　　“所以呢？”我問。
　　“所以志剛要是堅持回國去，我就不再阻攔他了。我會竭力幫助他准備好回國發展所需要的東西，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奮起來，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。”
　　“是的。”我點點頭。
　　隨后衛紅又說：“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剛就這樣退出我的生活。今生今世，我就愛過志剛一個人，如果真的与他分手，我想我是不會再愛上另外一個人了，真的。”
　　過了一陣子，我問衛紅：“那你打算怎么辦呢？”
　　“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跟著感覺走了。也許我從哈佛畢業后會回國工作的，但我不知道到那時，我和志剛是不是還能接受彼此。”
　　“那你有沒有与志剛談過你這些想法？”我又問。
　　“談過，他只是說，他已經為我犧牲的夠多了，他也不想讓我為他犧牲什么，所以只能各行其道了。”
　　“那你怎么看？”我再問。
　　“我也說不清，我什么都不想失去。如果就這樣与志剛分手，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。”
　　顯然，衛紅已經意識到我前面觀察出她的頭一個問題，即她的自我中心給志剛帶來了不少的傷害。由于她主動向志剛表示了歉意，志剛也轉變了往日的粗暴態度。這使得他們兩個人的溝通有了很大的改進。但對于將來的發展，他們難于取得一致的見解。所以此時，我要幫助衛紅的，就是讓她能主動承擔責任，而不再回避矛盾，以助她克服依賴他人的心理，這正是我要与她談的第二個問題。
　　想到這里，我對衛紅說：“上次与你會面，我說要和你討論兩個問題。你還記得嗎？”
　　“記得呵，實際上我們上次會面只討論了一個問題，那另一個問題是什么呢？”衛紅問我。
　　“那就是，我發現你在談話中，批評志剛在困難面前不夠有勇气面對現實，卻沒有怎么談到你自己有沒有勇气去面對現實。”
　　“你具體指什么”
　　“我是指你在看待你們當前的婚姻危机時，顯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，好像在等待志剛拿主意。”
　　“怎么患得患失的？”
　　“就像你剛才說的，你和志剛都在感覺失去對方，你們已不再有共同語言和夢想了，有的只是對往事的的回憶。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體行動。包括來這里咨詢，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得到別人能給你個什么現成的答案。但我不能這么做，我能做的，就是与你一起找出這個答案。”
　　“是阿，”衛紅沉吟了一下，接著說：“我和志剛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，現在還深愛著對方，要我們就這么分手，我是不能接受的，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吶。”
　　“所以你還是在等待。”
　　“等待什么？”
　　“等待別人或時間來替你做主。”
　　“這——我倒想問你，你要是我的話，碰著這么大的難事儿，你該怎么辦呵？”
　　“我想我會像你一樣感到十分為難的，但有一點我會是很清楚的，就是無論最后結局是和是散，這都不可能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。”
　　“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？”
　　“那你指望我怎么回答呢？”
　　一時間，我們兩人都沒有再說話。我想讓她有片刻的思考。
　　經過一段沉默后，衛紅開口說：“我知道你一直想讓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，其實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，但對于我志剛的這段婚姻，我總希望會有什么其他出路。”
　　“噢，什么出路呢？”
　　“比如說，我將來會在美國的一所大學教學，而志剛能代表國內的一家什么外貿公司長住美國，那樣我們不就還會在一起的嘛。”
　　“那你有沒有与志剛談過這個想法？”
　　“談過了，但志剛認為這不現實。”
　　“他怎么說的？”
　　“他說，要么就老老實實在國內只著，要么就想方設法在美國呆下去，不可能夾在中間過日子，做一輩子夾縫人，那樣會活得更辛苦的。”
　　“那你怎么看志剛說的話？”
　　“嗯，志剛說得是有道理，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國人，又做中國人，那么兩全其美的。但人總可以盡量地揚長避短，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。”
　　“那么你認為，何以為長，何以為短呢？”
　　“這為長嘛，人可以腳踏兩只船，并收中美文化，廣增見識，開闊視野。連志剛自己也都承認，出國不出國，感覺就是不一樣。我出來這些年，感到自己在看問題的方法上，有了很大轉變。”
　　“是嗎？那你講講看。”
　　“比如說，我看問題變得更積極、更主動了。在國內，許多事情都要靠單位領導去安排，人活著倒是省心了。在這里，什么事儿都是靠自己去安排，你自己不努力，是沒人主動想起你的。所以，在美國，人總是生活在危机感當中，指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出現什么意外情況。”
　　“你說得很有道理，我深有同感。我有個朋友煩透了國內的鐵飯碗，過分看中吃這碗洋飯，結果很失望。我安慰他說，鐵飯碗雖然舉著沉些，但它摔下去不會碎；瓷飯碗舉著輕手，動不經摔，一摔就碎。所以，鐵飯碗也好，瓷飯碗也好，也是一分為二的，都別把它們看偏了，沒法儿說哪一种飯碗就百分之百地好過另一种飯碗，你覺得呢？”
　　“對呀，來美國生活，使我真正體驗到鐵飯碗的牢不可破和瓷飯碗的弱不經摔。我有的朋友來了這儿后，還老是怀念咱國內的鐵飯碗吶。唉，人活著，就是這么矛盾，有得也有失；有失呢，也有得。”
　　“是呵，你說得太對啦，那你覺得對于你當前的這場婚姻危机，又有什么啟發呢？”
　　衛紅不禁苦笑了几聲，無奈地搖搖頭，沒有立即作答。
　　屋子里頓時又沉靜下來，靜得連門外有人上下樓梯都可以听得清楚。
　　衛紅耐不住這沉靜，打破寂寞說；“你剛才的提問我每天都在想，卻總是想不清楚。”
　　“怎么想清楚？”
　　“我雖然与志剛吵得這么凶，但我仍然還愛他。”
　　“你愛他什么？”
　　“我愛他的气質，我愛他待人誠懇，我愛他很會張羅事儿，我愛他儀表堂堂，多了。”
　　“所以，你舍不得他從你的生活中消失。”
　　“那當然了。唉，真是太可惜了，志剛現在不能与我同心同德。要不然，我該多滿足啊。”
　　“那，你自己有沒有可能与志剛同心同德呢？”
　　“難呵，要是我順了他，我又不愿意犧牲我現在的學業和將來的事業發展。可要是滿足了我，我又不愿勉強他在美國這樣混下去。所以，我們之間的矛盾，不是誰自私誰不自私的問題，也不是誰愿意為誰做出犧牲的問題，更不是誰不再愛誰的問題。”
　　“很好，就照這個思路說下去。”我沖衛紅點點頭。
　　“我真舍不得就這樣失去志剛，他其實對我很好的，也為我做出了許多犧牲。唉，天底下這么大，怎么可能就沒有我們倆婚姻的出路了呢？”衛紅眼睛里露出懮傷。
　　我赶緊問：“那你們有沒有想過什么具體辦法來調解你們之間的沖突，繼續維持這個婚姻呢？”
　　“想過了，但實在無法統一認識。”
　　“主要在哪些方面？”
　　“主要在將來的發展方向上和生孩子上。我想留在這里創業，他想回國去發展；我不想在近五六年內要孩子，可他等不了那么久，……唉，我們都談膩味了，不愿再談了。”
　　“所以呢？”
　　“所以——，所以我們只能面對現實了！”
　　“什么現實？”
　　“我們不得不分手的現實。唉，你干嗎老這么逼問我，我來找你，就是想找個旁人討論討論，看看我們的婚姻還有沒有救？”
　　“我沒有想逼你。我想知道，你有沒有与其他人，特別是你的家人談論過此事？”
　　“唉，在這里很難找到個知心朋友，大家不是忙功課，就是忙打工。而且就是談，也是和是散，旗幟分明的，不像在你這里談得這么深入。”
　　“那人你家人呢？”
　　“家人那么遠，我只是跟他們簡單講了講我們之間的沖突。而且他們遠水解不了我們這邊婚姻危机的近渴呵。”
　　“那你打算像上次上哈佛那樣，到時候把你將与志剛分手的決定通知家里就完事后啦？”
　　衛紅沒有吭聲。
　　“衛紅，你前面几次提到，你不習慣我對你講的話不作表態，那我現在就表一回態，就是通過我們這段時間的談話，我發現你在處理問題時，有兩個特點：一是凡事先做了再說；二是做事務求盡善盡美。我不能說你有這兩個特點是好還是不好，我只想說，凡事都有兩面，得中會有失，失中會有得，這就像你自己剛才講的那樣。但你在考慮問題時，似乎總是在考慮得，被擋住了視野。”
　　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　　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到現在都沒有講出你對出國留學之所失的認識。還有，到現在，你還沒有同家人充分交流你跟志剛的沖突，好像總是想瞞著什么，你是不是擔心跟家人說清楚，他們可能就會站到志剛一邊？可老這么瞞著，又能瞞多久呢？到時候，冷不丁打個電話給家里，再來一次先斬后奏，你想，家人們會怎么想？”
　　“我沒有与家人通報我們的近況，是因為我不想使他們操心。而且人遇到矛盾沖突，都會本能地先考慮自己的利益。”
　　“這就是了，你說你考慮自己的利益，是只考慮得，不考慮失，還是得失一起考慮呢？”
　　“那又有什么不同的呢？”
　　“當然不同了。如果你在考慮問題時，只考慮得，不考慮失，則勢必會出現种种的誤差，陷入無窮的被動，你說是不是？”
　　衛紅點點頭說：“你剛才說我做事患得患失的，嗯，我現在明白了，你就是指人不能總是只想著得，而一想到失，就受不了，就不能接受，你是不是想讓我看這一點？”
　　我使勁地點點頭。
我們的緣份盡了嗎？(下)

我們的緣分盡了嗎
　　志剛終于回國去了，衛紅又可以專心于在哈佛的學業了。
對于兩人的未來，他們誰也沒明說什么，他們都需要有時間來冷靜地考慮這一問題。但衛紅不再抱怨志剛無能了，也能夠真正理解志剛的心思了。用衛紅的話來講，“我來美國求學，是希望能改變自己的命運。沒想到，我在改變自己命運的同時，命運也在改變著我。”
　　衛紅還說：“我總算想通了，在我們當前這場婚姻危机中，是不可能兩全其美的結局的。我們想追求各自事業發展這個得，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體這件失；而若想避免家庭解體這個失，我們就必須彼此做出某种妥協，以換取我們能在一起這個得。所以，我們都需要靜下心來，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慮，多想想對方的處境和心情，也包括長輩的感覺。志剛說，我們還是有緣分的，只是這兩年的生活變化太大，使我們彼此不能再适應對方。但我們本質上還愛著對方。所以我們沒必要急著決定我們該怎么辦。我与志剛的緣盡与未盡，只能讓時間來告訴我們了。”
　　衛紅与志剛的緣分到底盡了沒有，我不得而知。
　　但我相信，時間，一定會給他們一個明确答复的。而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衛紅都會變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評精神的。
　　而這，就是我所能幫衛紅的忙。
　　“我們的比緣分盡了嗎？”這個問題只有衛紅自己才能說得清。
　　個案分析
　　衛紅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現在什么方面？
　　出國留學之何所得？何所失?

　　這是每個出了國的人經常思考的問題。人們想來想去，恐怕也只能得出与衛紅相同的結論：人生之有所得，也必有所失；有所失，也必有所得。
　　在本咨詢中，衛紅為了追求更多的學問及更高的學歷，不惜犧牲個人的婚姻。但衛紅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責任，把婚姻失敗的原因太多推到志剛身上，埋怨他變得狹隘、懶惰、脾气暴躁，沒有進取心。殊不知，志剛在美國活得是人下人的感覺，正處于人生的低潮之中，他能有什么更好的表現？
　　現此相反，衛紅由出國留學到來哈佛讀博士學位，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輝煌，一步步都很順利。縱使她要打工掙錢，也只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，黎明前的黑暗。哪像志剛那樣，夜茫茫不見光明路。
　　所以，衛約在美國得到了自尊的滿足；而志剛在美國感到的盡是自卑。
　　這正是衛紅所忽略的一點。
　　衛紅的一個百思不解的問題是，自己多讀几年書有什么不對？的确，沒有人可以直接說她做得不對，還會有人稱頌她這是婦女獨立意識的覺醒。但衛紅沒有充分思考的問題是，事業与家庭的沖突，不是一個孰是孰非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得失平衡的問題。
　　難怪衛紅每言及此，都會理直气壯的。
　　衛紅不是不關心志剛，也不是不想維持這個家，只是她對志剛的苦衷及至志剛對她的辱罵已變得麻木不仁了。她与志剛之間已由异床同夢變成同床异夢，再無當初那份“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”的勁頭了，有的只是“誰做誰的狗腿子”之類的爭吵和埋怨。這絕不只是志剛一個人的問題吧。
　　可惜，衛紅卻對這一點認識不足。
　　衛紅對自己的前程義無反顧，志剛也無心去誤了她的前程；志剛不愿在美國沉淪下去，誤了自己，衛紅對此也無可奈何。所以，他們只能擁有過去，難再擁有未來，這樣的婚姻究竟還能否維持下去呢？那只有看個人怎樣擺平這一得失關系啦。
　　而面對婚姻危机，衛紅一直在指望著志剛改變主意，給她以“大樹的感覺”。可此時此刻，志剛又能拿出什么令衛紅滿意的主意呢，他為她犧牲地還不夠多嗎？
　　凡此种种，都是衛紅思想中自我中心的表現。
　　衛紅依賴他人的心理表現在什么方面？
　　衛紅來找我咨詢，是希望我能像上次去飛机場接志剛那樣，在談笑風聲中，給她以許多生活的啟迪。但作為心理咨詢人員我不當衛紅的“指路人”。這是与心理咨詢之“助人自助”的主旨背道而馳的。
　　在這种指望落空后，衛紅對我表示了相當的不滿，并在潛意識中，把我當作像志剛那樣不敢承擔責任，不敢面對現實的人。她的這种移情表現，說明她渴望有人承擔她的心理壓力，直截了當地給她指點迷津。
　　衛紅在國內求學，一直是教師心目中的掌上明珠，這使她期望無論在哪里，都會有人肯定她，欣賞她。就是后來到了單位上班也是一樣，備受重視，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。衛紅來美國求學之后，飽受生活的磨煉，仍渴望有人會嬌她，寵她，而不要活得這么辛苦，這么沉重。因此，衛紅當前面臨的問題，不僅有不再与志剛志同道合的困惑，還有從受寵到失寵，從依賴到獨立這樣一個适應中的失落感。其實，衛紅本身是具備那种獨立能力的，她能在美國闖蕩得這么成功就足以證明這一點，只是她需要時間來逐步調整自我。
　　所以，面對衛紅的婚姻危机，我作為一個心理咨詢人員是不宜做任何直接的勸和或勸散的事情的，那只是一般朋友之相互安慰所做的事情。我所要做的事情，是幫她解析問題的心理因素，以理清思路。
　　具體地說，我發現衛紅身上的自我中心表現，嚴重地影響了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交流，而衛紅卻對此不以為然。她在做自己的事情時，可能拳打腳踢，敢作敢為；可是在碰到触及個人利益的事情時，就變得縮手縮腳，難以決斷了。這是因為她在潛意識中，過于自戀了。
　　由此，我希望通過我的咨詢，使衛紅能夠認清自身的問題。而不是老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護。
　　凡此种种，又都是衛紅的依賴心結所在
　　在為衛紅的咨詢當中，我還發現她人格中的“儿童式自我”和“父母式自我”很不協調。
　　具體地說，衛紅雖然已已長大成人，卻仍渴望周圍人都能欣賞她，順從她，一旦這种感覺得不到滿足，她就會產生一股強烈的自艾自怜的情緒體驗。特別是在与志剛的關系上，她希望志剛能隨時隨地地理解她，支持她，卻不夠在乎志剛現在的心境如何，對他尊重很不夠(譬如，志剛當初放衛紅出國，讓她打胎，后又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事業發展出來陪讀，這一系列的讓步，看起來是一种理解和支持，實際上都是在遷就衛紅)。這都是她“儿童式自我”的典型表現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衛紅思考問題黑白分明，不夠靈活。她把“多讀几年書”看成是大是大非的問題，而不是得失平衡的問題。由此，衛紅分不清追求真理与生活智慧之間的差別，不能完全體會得失之間的辯證關系(譬如，衛紅在很多時間內都不能面對上哈佛讀博士与婚姻危机的沖突，因為她不能犧牲其中任何一方)。這又是一种“父母式自我”的典型表現。
　　衛紅在“儿童式自我”与“父母式自我”之間徘徊，缺乏自主精神和反省意識。在心理學上，這是一种人格缺陷的表現。所以表面上，衛紅雖然很具闖勁，也很有獨立性，但內心深外，她仍想做個受人呵護的小女孩，并易于苛求他人。
　　針對她的這种“儿童式自我”和“父母式自我”的極端表現，我主要采用了“交互分析療法”(Transactional Analysis Therapy)的方法，力圖幫助衛紅將自我定位在“成人式自我”上，辯證地看待當前的這場婚姻危机及其得失，積極地面對現實，而不再沉緬于“儿童式自我”和“父母式自我”的行為方式中。
　　衛紅學會客觀地看待當前的婚姻危机，是對她人格成長的極大促進。
　　作為心理咨詢人員，我對衛紅的婚姻危机有什么感触？
　　什么是緣分？緣分不就是心靈上的溝通嘛。
　　如果兩個人不再有心靈上的溝通，那還談什么緣份？而如果要想保持這個緣份，雙方就必須想方設法保持這份心靈上的溝通，這通常包括相互的諒解和必要的妥協。
　　這正是我替衛紅做心理咨詢所追求的目標。
　　為衛紅咨詢后，我曾多次設想，如果衛紅沒有出國，她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？
　　或許她現在正牽著一個3歲的小男孩，隨志剛參加各种生意上的應酬；或許她已不再指望公派出國，而是等生意發達后自費出國，反正都是一樣的見世面；或許她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精明的生意人，令志剛對她刮目相看；或許她已不愿純做學問了，而是開始追求人生的另一番風景……
　　當然，衛紅還會与志剛吵嘴的，但那也是為了什么生意上的投資，什么家務事上的分攤，什么樣的朋友可交，或該讓孩子上哪所幼儿園之類的事情。
　　總之一句話，他們還會共有一個夢，同臥一張床。
　　但衛紅選擇了另一條人生之路，而且已經走了很遠。她不可能再回頭了，盡管志剛一直在后面大聲感叫：妹妹，你別再大膽地往前走了。
　　置身于哈佛，衛紅遇見那些遠道而來，朝拜哈佛校園的游人們，可能會感到几許滿足，几許自豪，因為她是屬于這片土地的；但望著他們成雙結對，攜子扶幼地輪流在哈佛座前攝影留念時，衛紅又感到几許傷感，几許惆悵，因為志剛，已不在她身邊上。
　　衛紅可能會為此感到不盡的困惑和感嘆……
　　可這，畢竟是她自己選擇的路。
　　這就是生活，這就是選擇，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心理咨詢人員對人生的感嘆。
　　人生的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，心理咨詢人員也只能幫著行人盡量認清自己要走的路。
　　——自《登天的感覺》作者：岳曉東
